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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一 本 相 册 成 为“ 京 字 第 一 号 证 据 ”
本报记者 郑卫平 本报通讯员 刘红卫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这样一
份历经沧桑的会议记录原件。纸张边缘
早已卷曲，墨迹略显模糊，然而，封面上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成立会议记录”那
几笔刚劲的钢笔字，依旧清晰可辨。

这是在国内外第一次集中披露国民
政府审判日本战犯全过程的原始史料之
一，是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筹
备历程的珍贵见证，是中国人从战争废
墟艰难重启正义之程的历史印记。

多部门协作的“审判中枢”

1945 年 11 月 6 日，为惩处日本战犯，
理清日军侵华 14 年以来中国民众所受之
灾难，国民政府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
员会”，由军令、军政、外交、司法、行政各
部与联合国战争罪犯审查委员会远东太
平洋分会等六机构联合派员组成。

据在册会议记录，委员会工作主要
有四部分。

战 犯 名 单 的 审 议 与 确 定 。 战 犯 名
单根据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的了解和
调查以及人民的检举制定。截至 1946
年 6 月，已发布 10 批战犯名单，共包
含 935 人。

审判法规的国际化改造。起初，国
民政府颁布了带有程序法性质的文件

《战争罪犯审判办法》，但很快发现各地
法庭使用不便。1946 年 10 月，委员会正
式颁布《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参照《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等国际法文件，
详细规定法庭的管辖罪名、量刑标准、
审判程序等，形成兼具程序法与实体法

性质，同时兼备严密性与可操作性的审
判条例。

战争罪行调查与罪证收集的全国动
员。1941 年始，国民政府外交部先行搜
集日军在华暴行资料。1945 年抗战胜利
后，除发动全国民众提供信息、指认战犯
外，还通过镇远和平村战俘营、重庆战俘
收容所等机构获取日军自供材料。

军事法庭的设置与审判。从 1945 年
12 月起，国民政府在北平、沈阳、南京等
10 个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共计审判日本
战犯 863 人，其中判处死刑 139 人，其余
的部分战犯被判处无期或有期不等的徒
刑，也有一部分战犯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在 委 员 会 的 常 会 记 录 中 ，“提 请 公
决”“暂缓办理”“待议”“另行研究”等字
样频现，反映筹备工作艰难。

政治考量凌驾于法律原则之上。例
如，国民政府为支持美国对日本天皇及
天皇制的处理办法，将裕仁天皇从战犯
名单中删除；战犯冈村宁次未被列入名
单，直接违背了“战争罪犯不得因职务行
为免责”的国际法原则。

证据链的断裂与修补。日军侵华时
间跨度长达 14 年，许多战犯罪行难以确
证。武汉军事法庭法官刘泽民曾言，日
军在投降前将作战命令、阵中日志等犯
罪证据尽数毁灭，庭审多靠被害人陈述、
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

审判资源的严重匮乏。部分军事法
庭 受 理 案 件 数 量 庞 大 ， 司 法 人 员 有

限。为贯彻迅速审结的审判政策，检
察官不得不采取“边侦查边起诉”“委
托侦查”与“就地讯问”等方式加速
庭审流程。

审判筹备的回溯与镜鉴

战后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对长期
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
宣示主权、伸张正义的重大事件。

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筹建
后，在法律层面明确战犯概念，制定审
判 法 规 ， 使 后 续 审 判 不 再 “ 无 法 可
依”；在战争罪证搜集中，国民政府为
南京大屠杀案等案件搜集到的证据，也
被递送东京审判，为后者的定罪提供了
重要补充；在国际合作上，与联合国战
争罪犯审查委员会等多方协作，为中国
参与国际司法实践提供了早期经验。

如今，这 88 份会议记录连同众多珍
贵的历史档案一起，多以原件影印的方式
公布于世。它们记录的不仅是国民政府
的战犯审判筹备史，更是一个民
族在长期硝烟弥漫后追寻正义
的艰难旅程。当后人翻开这些
文件时，很难不为当时
的妥协与疏漏感到遗
憾。但每一次罪证的
收集、每一条法规的制
定 、每 一 次 法 庭 的 判
决，都是中国国内审判
对正义的捍卫，体现了
中国法律人的智慧和
勇气。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开始了一
场震惊世界的暴行。年仅 15 岁的罗瑾跟家人躲进了南
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立的难民收容所。

1938 年初，局势稍稍平定，罗瑾到华东照相馆当
学徒。1 月的一天，一名日军少尉军官来到店里冲洗胶
卷。当显影液中出现日军砍杀中国军民的影像时，罗瑾
先是觉得恐惧，冷静下来后便感到愤怒。随后，只要日
军来冲洗的照片中有暴行影像，罗瑾就会偷偷加洗几
张。在偷偷加洗的照片中，罗瑾挑选出 16 张反映日军
暴行的照片，制作成一本相册，在相册封面画了一幅

图：左上方是两颗鲜红的心脏，右下方一把利刃刺向心
脏，滴着鲜血，右上角写了一个大大的“耻”字。

如今，这些照片被展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中，画面已经泛黄褪色，但被砍杀中国人的
痛苦与挣扎，依然可见可感；成堆的尸体或是横陈废
墟，或是塞满池塘，依然触目惊心。

1940 年 5 月，罗瑾考进了位于南京市区毗卢寺的汪
伪政府交通电讯集训队，便把相册藏在宿舍床板下。后
来，这本相册又辗转到了同在通讯队学习的吴旋手中。

1946 年 6 月 23 日，为配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
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南京市临
时参议会发起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
会。1946 年 10 月的一天，吴旋将相册送给南京市临时
参议会。经过调查，认定这些照片确为当年侵华日军在
南京大屠杀期间所拍摄。

1946年 2月 2日，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之一、原侵华日
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在东京被捕，8月 1日被引渡到中
国，10月 3日从上海押解到南京。1947年 2月 6日，南京审
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开庭公审。对谷寿夫的审判先后
进行了五次公审。法庭收集的证据达四五千件之多，证人
多达 500余人，公审出庭的证人有 80余人。1947年 3月 10
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谷寿夫死刑。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从成立至结束，共
审理案件 30 余起，受审战犯包括酒井隆、谷
寿夫、矶谷廉介、高桥坦等。

翻开 这 份“ 第 十 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审判战犯
军 事 法 庭 判 决 书 ”，控 诉 日 军 战 犯 之 罪 行 字 字 泣
血 ，“被 告 连 续 杀 人 ，且 手 段 极 其 残 酷 ，应 从 重 科
刑……”这是北平军事法庭自成立以来开庭审理

的第一案。
1946年 4月 10日，首次庭审，山口利春等战犯反复

翻供，拒不认罪。检察官任钟垿道：“无论在法庭上，在
道德上，在人情上，在任何方面，（狡辩）都站不住，请贵
庭处以极刑。”经过两周漫长等待，“……依法处死刑！”
审判长张丁阳高声宣判后，战犯山口利春脸色煞白。

作为中国第一份对日本战犯下达的判决书，这次
审判难能可贵。张丁阳曾言：“我们不用刑讯，法律怎
样规定，我们就怎样判决。”

1945 年 12 月，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北平成立
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先后由余彬、张丁阳担任。
1946 年 1 月 22 日，北平军事法庭开始侦讯第一批日本
战犯 34名，并于 4月 10日正式开庭审判。

根据审判程序，开庭前必须先确定受审的嫌疑人
并拘捕到案。1946 年 1 月至 4 月，人民群众积极检举，
战区军法机关细致调查并大规模抓捕日本战犯嫌疑
人，送至战犯拘留所。

1947 年底，北平军事法庭奉命结束审判，其间审
判战犯 112 人，其中判决比例较高的罪行包括杀人、滥
施酷刑等。面对战犯辩白，法庭严肃否定了“上级命令
免责论”，明确个人刑事责任，重证据明程序，揭露并
认定了日军的侵华罪行。

北 平 ：“ 法 律 怎 样 规 定 ，我 们 就 怎 样 判 决 ”
黄东利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庭长刘贤年”，在《国民
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处理战犯统计
表》的最后一页，泛黄纸张上寥寥数字，手写的“刘贤
年”三字格外醒目。

1946 年 2 月 15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广州行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以下简称广州军事法庭）
在广州市广卫路 4 号设立，当时的庭长就是刘贤年，另
有多名法官参与审判。

据拘押日本战犯名册统计，广州军事法庭共拘捕
951 人，在十个军事法庭中人数最多。经甄别释放部
分无证据者后，对战犯嫌疑人进行起诉。相关资料显
示，广州军事法庭共起诉战犯 179 人，最终判处死刑 68
人（经国防部发回复审，核准 48人）。

日本投降时，田中久一是日军华南方面军司令
官，对华南地区的日军暴行负有最高级别的指挥官责
任。在对田中久一的起诉书中，记录了其犯下的多起
战争罪行，其中就包括一起屠杀平民的惨案：1944
年 7 月，田中久一为准备参加“湘桂会战”所需物
资，命令部下到广东台山勒索粮食，台山三社乡民众
奋起反抗，日军 800 多人将三社乡团团围住，杀死乡
民 245人。

1946 年 10 月 17 日，广州军事法庭以纵兵屠杀非
战斗人员、强暴抢劫流放平民等 12 项罪名判决田中久
一死刑。次年 3月 27日，田中久一在广州被执行枪决。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帙浩繁。这
份收录于 《日军罪行证明书》 中的“日军毒瓦斯使用
证明书”作为国民政府审判战犯的证据之一，尘封
60余年后公诸于世。

泛黄的纸张上，附有战犯签名和指纹的文字记录

清晰可辨，“关于日军毒气之使用，就各人亲自见闻
之事实，记入于下表。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在汉
水渡河战等使用催泪性瓦斯……”这份日军毒气使用
证明书，连同涉及毒气战、细菌战、屠杀平民及战俘
等 282 件暴行记录，共同构成了以日本战俘视角系统
揭露侵华罪行的铁证。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多次使用毒气进攻中国
军队的防线，中国军民死伤惨重。尽管这些罪行昭然
若揭，证据的收集与质证却困难重重。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以下简称
武汉军事法庭） 于 1946 年 2 月 20 日在汉口统一街口
成立。在庭审阶段，由于控方掌握证据多为被害人陈
述、证人证言等，各类犯罪证据多被日军在投降前毁
灭，缺乏有力物证，导致庭审后期被告抓住弱点、避
实就虚，法庭也只能“罪疑惟轻”。

武汉军事法庭于 1948 年 2月结束审判工作，其间
判处死刑 7 人，无期徒刑 19 人，有期徒刑 23 人，无
罪 102 人。就战犯层级而言，将级军官数量仅次于上
海军事法庭，位居全国第二。

广州：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本报记者 谢君源

武汉：一张证明揭露日军毒气战罪行
黄东利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根据同盟国在战时形成的共识，国民政府开始筹备战后审判，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拟定了 《战争罪犯审判办法》 等文件，对日本战犯进
行逮捕、引渡、拘押和侦讯。国民政府在沈阳、北平、太原、济南、徐州、南京、上海、汉口、台北和广州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从 1945 年 12 月至 1949 年 1 月，共计审判日本战犯 863 人，其中
判处死刑 139人，其余的部分战犯被判处无期或有期不等的徒刑，也有一部分战犯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是根据同盟国的
共识，在抗战结束后立即展开的一项工作。不
论在对侵华日军罪行的清算上，还是在对国际
刑法的贡献上，国民政府审判都有着其他对日
战犯审判不可替代的价值。同时，受制于历史
环境及种种因素，审判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若
干遗憾。

国民政府审判十分注重对国际法的援用。
尽管有着丰富的国内刑法作为依据，但随着两

所国际军事法庭工作的开始以及国际刑法的滥
觞，统揽审判全局的指导机构战犯处理委员会
还是不避繁难，制定了以国际法为主的《战争
罪犯审判条例》，引导 10 所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跟随国际法庭的脚步，第一时间参与对国际
刑法的实践。从国际刑法的发展脉络看，国
民政府审判在巩固、推进和实践上的贡献同
样值得尊重。例如，“指挥官责任原则”先后
被马尼拉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所援

用 ， 但 未 被 明 文 规 定 于 三 场 审 判 的 宪 章 当
中。国民政府审判不但援用而且将之明文规
定在 《条例》 中，使之从无形的法理转变为
明确的法条。可见，国民政府审判在法的使
用上与国际审判保持一致且有所推进，是国
际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政治与法律是事关战犯审判成败的两个决
定性因素。一方面，军事法庭的成立和运行离
不开政治权力的支持，另一方面，政治强权又

往往是干涉司法正义的重要因素。于国民政府
审判而言，后者既体现为日本及西方的否定派
学者所谓盟国审判是“胜者的审判”乃至“报
复行为”，所审战犯是上级长官“替罪羊”的
批评；也体现为中方学者认为审判因受到政治
干涉而具有不彻底性的批评。总的来说，第一
种批评认为审判过于“严厉”，第二种批评认
为审判过于“宽大”。从留下来的审判档案
看，检方与法庭对证据的把控和采信均十分严
格，不但对证据的完整度要求甚高，还规定如
做不实检举需负刑责。此外，辩护律师和被
告本人的意见也得以充分陈述，而且可能成
为影响定罪及量刑的因素。因此，国民政府
审判并非“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报复行为”，而

是一场总体上恪守程序正义的法律活动。国
民政府曾大规模留用日军，影响了嫌犯的逮
捕工作，使审判未能彻底进行。这种为了一
党之私而违背民族大义的政治考量，在当时
就引发了民众的愤慨。鉴于此，尽管军事法
庭的内部工作相当规范，除个别案例外，受
审战犯普遍得到了严格处理，但就战犯处置
工作整体而言，仍存在缺陷。

检视国民政府审判的大脉络，尤其着眼于
对国际刑法的实践、对侵华战犯的惩处和对国
际审判的补充这三个层面，可以说在当时的条
件和环境下，各地法庭的工作可圈可点，完成了
依法审判战犯的历史使命，并为后世树立了可
参照的先例。

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的法律贡献与历史评价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曹鲁晓

国 民 政 府 战 争 罪 犯 处 理
委员会成立会议记录（节选）。

时 间：1945年 11月 6日
收藏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日军战犯山口利春死刑判决书。
时 间：1946年 4月 25日
收藏地：国际刑事法院法律工具数据库

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刘红卫 摄
时 间：1938年初
收藏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日军毒瓦斯使用证明书。

时 间：1945年 1月
收藏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民政府主席广州
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处理战犯统计表。
广东省档案馆 供图
时 间：1947年
收藏地：广东省档案馆

南京军事法庭旧址南京军事法庭旧址。。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除署名图片外，本版图片均由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提供）


